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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成法师为叶恭绰代笔
□徐继康

计划经济时期南通居民供应的食用油
□程太和

印香炉匠人王东林
□羌松延在影印《宋藏遗珍》之初，叶恭绰曾经答应为之写序，但由于病后精力不凝，

久久不能完稿，便托费范九请人为之代笔。现存的《影印〈宋藏遗珍〉序》一共有三
个版本。如今将三稿互读，细心体会前贤的思绪流淌，曲隐通幽，别有一番乐趣。 出自本市石港的丁月湖印香炉（芸香炉）是一种风格独特、工艺

精致的熏香器具，在工艺美术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丁氏也因此被
誉为“印香炉的集大成者”“印香炉宗师”等。作为工艺品，设计与制
造是其不可分割的两个重要部分。据记载，丁氏印香炉系由丁月湖

“构思出新奇的图样，然后授意金工，并监同制造而成”。但现有研究
对丁月湖关注颇多，对当年通过手工将铜材加工成香炉的幕后英雄
即金工却鲜有介绍，目前所见关于丁氏印香炉匠人的信息有两个来
源，一是从实物考察，现存不少印香炉的炉底铸有“月湖仿古石港李
学裕造”“江苏南通月湖仿古王东林造”或“石港李学裕造”方形或椭
圆形印记，由此得知造炉者有李学裕、王东林两人。二是研究者于上
世纪末寻访时，丁氏后人丁锡炘曾有讲述：两位匠人是丁月湖请在家
中专门制作印香炉的。另有研究人员还曾推断“李学裕、王东林两位
制炉匠人是丁月湖同时代人”。

翻阅几年前搜集的史料，在1918年旧报中发现一则题为《地方
增添出品》的报道，阅后方知内容有关印香炉匠人王东林。兹录全文
于此：

石港市产品铜器，中有芸香炉，制造之精妙，向为各省鉴赏家所
称许。近制造此炉之王东林者，因该炉之销场有限，不足以生活，乃
创造铜水枪，为防火灾之用，昨已告成，请地方诸士绅鉴视试水，其水
头射远可达八丈有奇，升高约达六尺有奇，与申地购来之品比较，有
过无不及。当时，地方人士莫不赞美，王匠之兴味亦颇充足，对众宣
言，曰将仿洋龙（按：引水救火的工具，即当年的消防车）式制造一具，
以供地方不时之需云。

根据该报道可得出两条新的信息：一因丁月湖逝于光绪五年
（1879）冬，得年五十，显系晚清人氏，而王东林则生活于清末至民国
年间，他俩的年龄有着明显的差距，甚至存在两人并无交集的可能。
二是文中所记王东林试制并准备生产铜水枪等新品，系因印香炉“销
场有限”所致，由此亦可推断丁氏印香炉并未随着丁月湖的离世而停
产。虽然暂无法考证其具体结束时间，但可以确定的是，至少到
1918年，丁氏印香炉仍在继续生产中。其实，即便没有这则报道，只
需看炉底“江苏南通月湖仿古王东林造”款中的“南通”一词，也可知
该炉为民国时期所造。

据研究者介绍，目前所见丁氏印香炉，有王东林底款者明显更为
精致。而浇筑印香炉，依据丁的图谱就有可能完成。此外，丁月湖嗣
孙丁献庭于民国年间曾在渔古书社寄售印香炉。该书社设于南大
街，于1924年开业。在保存至今的渔古书社老账册里，亦有购进和
卖出丁氏印香炉的记录数则。至于寄售的印香炉是否由王东林铸
造，王匠与丁家有无合作关系等情，因史料所限，也就不得而知了。

朱兆蓉生卒年小考
□彭伟

计划经济时期，粮食、食用油均
凭计划供应。

南通市的食用油计划供应是从
1953年11月开始的，先在市区试
点，然后推广到县城，到1954年2
月，全市城乡普遍实行。同时，限制
私营油商自由经营。定量供应开始
后，分等较细，各县定量标准不一。
1955年4月，城镇居民定量平均每
月（下同）为187.5克；农村供应，海
安县、如东县、如皋县均为100克，
南通县109克，海门县115.5克，启
东县125克。南通市区城镇定量为
312.5 克 ，各 县 平 均 为 156 克 。
1956年油源充裕，同年4月，省人
民委员会将农村供应普遍放宽，城
市供应亦做调整。

1957年，国家油脂收不抵支，
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在原有基础上，
城市平均减62.5克，农村减31.25
克。三年困难时期，油源不足，再次
压缩农村食油供应标准，城市维持
原标准不动。1960年10月，度量
衡改革，省人民委员会统一核定南
通市食油供应标准：市区200克，县
城150克，农村100克。1961年1
月，油源紧张，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将
南通市区降为 175 克，县城降为
100克，农村降为75克。1962年8
月，油脂更加困难，省再次压缩城乡
供应标准，南通市区降为100克，县

城降至100克以下。
1964年5月，油脂状况有所好

转，南通市区恢复到150克，县城及
农村集镇恢复到100克，高校学生
按250克供应。12月，市区提高到
200克，县城及集镇调到 150克。
农村常年定销职工及城郊菜农、盐
民、渔民、船民及国营场圃参照县城
集镇标准供应。1965年8月，市区
恢复到250克，县城及农村集镇、农
村定销人员每人每月供应200克。
1981 年 9月，省粮食厅决定对县
城、集镇和农村常年定销人口每人
每月增加50克。从此，全市食油供
应标准统一为250克。

食用油统销期间城镇行业用
油，1956年前，根据季节，核定每
月供应数量，对农村饮食和复制行
业，按照梳定计划，由乡镇政府结
合米、面供应数量进行安排，凭证
供应。1956年上半年，油源充足，
曾一度不凭证不限量。1959年对
工业、食品行业用油实行定额包
干，核定每月包干销量，专项专用，
分项销售。1962年 8月又采取了
保重点、压一般供应政策，在食品
行业中，高价糕点、高价糖果、高价
饭馆用油维持原供应标准，压缩平
价糕点、平价糖果和一般饮食业用
油，即按定量人口计算，每人每年
平均饮食行业用油不超过 1 斤。

工业用油维持最低需求。1964年
后，随着油源充裕，对食品及工业
用油供应逐步放宽。

1956年国庆、春节两大节日对
城镇定量人口每人每节补助100
克，1957 年取消，1964 年恢复，
1981 年改为 250 克。1957 年 12
月起，对高脑力劳动者补助。副专
员及行政13级以上干部，高校讲
师以上教师，研究院（所）中助理研
究员以上研究人员，经济部门机关
中副总工程师以上技术人员，卫生
界中专区、市级以上医院的各科副
主任以上和县级医院副院长以上
的医务人员，文艺界中的著名演
员、作家、画家、艺人等，每人每月
补助供应1.5斤，价格按统销价加
倍计算，“文革”时期取消。1957
年 2月对省内流动人口实行转移
供应；外省来的流动人口，1962年
10月规定凭临时户口，持全国通
用粮票一次购粮25斤以上者，按
当地居民标准供应1个月食用油，
购13斤以上、不足25斤者供应半
个月食用油，购粮12斤以下者不
供应食用油。1965年8月起，每购
粮5斤者，供应食用油50克，购粮
不足5斤者不供应食用油。

1962年 7月，实行侨汇补助，
凭华侨特种物资供应证，侨汇每百
元人民币供应食用油3斤，1966年

11月取消。1978年4月恢复，改为每
百元侨汇供应食用油1.5斤。回民补
助，1962 年 7月，每人每月补助 100
克，10月改为75克，另在开斋节每人
补助供应50克，宰牲节、圣祭节，每寺
供应2～5斤食用油。招待所补助，按
实收粮票计算，省市一般招待所每斤
粮票补助10克，县以下招待所每斤粮
票补助7.5克。会议补助，县以上党代
会、人代会、政协会、先进工作者代表
会除按招待所标准补助外，另每人每
天增补5克。在庙僧尼补助，每人每月
100克。退伍老红军和二等以上残废
军人，每人每月补助250克。疗养院，
每床每月补助250克，医院每床每月
补助150克。

1963年8月，对全民所有制的工
业、交通、基建系统的企业，文教、财贸
系统的工业企业以及科学研究单位、
卫生事业单位和部队后勤单位中，凡
有显著职业性毒害，可能引起职业病
和职业中毒者，实行劳动保健食品制
度，每人每月补助供应食用油250克。

1961年对外国专家、留学生供应，
每人每月2斤，外侨1斤。1986年2月
对优秀运动员供应，省粮食厅、省体委
规定，一、二类灶每人每月1.5斤，三类
灶1.2斤，四类灶1斤。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对食油补助
供应进行了调整。随着议价食油供应
的增加，各种食油补助供应逐步取消。

朱兆蓉是晚清时期的篆刻家。他是如皋潮桥（今属如东）人，寓
居杭州，加入西泠印社，成为南通地区第一位加入西泠印社的印人。

至于朱兆蓉的生卒年，《广印人传》《东皋印学》诸书未曾有记，倒
是当代琴史研究者推出：朱氏生于1871年，卒于1916年。现据新旧
史料，将相关证据整理如下。关于生年，《清授资政大夫知遂昌县事
芙镜朱君墓志铭》（天虚我生作）：朱兆蓉“时年四十六，遂卒时民国五
年四月七日，即夏历丙辰三月五日也”。民国五年为1916年，古人惯
用虚龄入岁，因此朱兆蓉生于1871年。朱兆蓉《四旬自述诗》中又录：

“庚子转漕关陕，正三十初度”；包兰瑛《叠韵奉和外子四旬自述诗》中
有注：“庚子（1900）之乱，君襄转运粮台，时年正三十。”殊途同归，朱
兆蓉生年也为1871年。

晚年朱兆蓉积劳成疾，久困二竖，遂辞职养疴，栖隐西湖，不幸咯
血症（肺病）加剧，以致早逝。关于朱兆蓉卒日，1916年包兰瑛于《申
报》发文为其夫遗作征题，李飞跃《“江左才女”包兰瑛生平交游考略》
依据此文文末附入的天虚我生按语“于丙辰三月五日卒”，便将朱兆
蓉卒日定为1916年3月5日。天虚我生按语，后又录入《染雪庵遗
稿》，应当可信。但是朱兆蓉卒日为夏历丙辰三月五日，公历当为
1916年4月7日。

友人存有一册1966年7月至10月如皋县文教局归档的记账凭
单。其中一张枯黄的凭单，充分彰显出会计人员的清廉、财会制度的
严谨。

这张记账凭单上顶端印有“子目、人民币、记账凭单”等字样，中
间是单据粘贴簿的相关规定，非常严格：粘贴差旅费单据者，每人使
用一张……再回到凭单顶端，填有人民币“68.14元”，单据“2”张，附
件“7”张。不要小觑这几个数据，因为结合数据及单据粘贴簿的相关
规定，才能体会出财会人员的清廉、细心的工作态度。具体说来，理
由如下：

明明是两张单据，何必填入到同一张记账凭单？因为当时纸张
还是很紧张的，因此2张或3张单据合填同一张记账凭单，是很常见
的事。节俭即节约用纸，无疑是基层财会人员清廉的表现。还有数
据与单据相吻合，充分体现账目清晰，不存在挪用公款等现象。认真
翻阅那7张附件单据，“68.14元”的来源一清二楚——均来自如皋越
剧团于吴窑表演《江姐》的售票收入。一张证明开于1966年7月，盖
有公章“如皋县吴窑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证明7月3日白天剧团在
公社会堂表演，售票20元整。 另一张证明被经手人于鸿珍等于7月
4日签名盖章，统计3日单天《江姐》夜场在吴窑售出零售票78张（每
张0.15元）……合计48.14元。由此两笔收入可谓“斗榫合缝”：总和
正是68.14元。

此外7种附件中，包括南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团吴窑
分团介绍刘庄大队、柳闸大队等大队前来购买《江姐》集体票的介绍
信，以及吴窑三大队、吴窑搬运工人船民购买戏票的介绍信，无不佐
证了这份记账凭单的真实性，也留下当年财会人员清廉、细致工作
的印迹。

代笔，这在古代书画中很常见，
如文征明的子侄为他代笔，罗聘、朱
筠谷、项均是金农的枪手，王一亭、
赵云壑为吴昌硕捉刀，这都是公开
的事儿，不是什么秘密。其实写诗
词文章也有代笔的，如学生为老师、
晚辈为长辈、下级为上级、幕僚为东
家，甚至朋友、夫妻之间，都有代拟
文辞的，有些代笔者还将这些诗文
收入自己的文集，只是会在集中注
明为“代”。如翻开《范伯子文集》，
你会看到《修复监沔水道记》《南菁
书院记》《怡志堂文集叙》《两江总督
刘公寿序》等许多题下都注了一个

“代”字，有的甚至注明所代何人，比
如《燕窗闲话跋》就写了“代陈棠”，
《归田劵》写了“代大人”。当然，也
有署名者把代笔文章收入他的集
中，不过很少，大多是后人在编辑时
不知原委而收录的，《叶恭绰全集》
里的《影印〈宋藏遗珍〉序》，就是这
样一篇文章。

1931年，时任华北慈善团体联
合会会长的朱庆澜将军与曾任北洋
政府交通总长、广州国民政府财政
部长、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长、北京
大学国学馆馆长的叶恭绰等同人在
上海成立影印宋版藏经会，他俩分
任正、副理事长，准备影印陕西开
元、卧龙二寺所藏的南宋《碛砂大藏
经》。由于《碛砂藏》多有残缺，需要
一个精通佛经的人进行整理，并能
到一些名山古刹找到其他善本前来
增补，他们选定的就是来自掘港西
方寺的住持范成法师。1933年，范
成法师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了

近五千卷宋元经藏，这便是鼎鼎大
名的《赵城金藏》，被誉为继敦煌藏
经洞之后最伟大的发现。经过整
理，范成法师从中挑选出四十六种
二百四十九卷，如《传灯玉英集》《景
佑天竺字源》《大中祥符法宝录》《天
圣释教总录》《景佑新修法宝录》等
等，皆是海内孤本。他将这一重大发
现函电告之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和
北京三时学会。没几天，三时学会的
徐森玉就乘车赶到，决定商借至北京
影印流通。由于当地一些人心生疑
虑，生怕易借难还，恰好赵城卢县长
是叶恭绰的亲戚，遂由叶恭绰出面斡
旋，县长宣布担保，才将这些珍贵的
经卷借到北京影印。关于书名，范
成法师与叶恭绰商量，叶恭绰考虑
这些经藏多为《碛砂藏》所无，也是
其他各藏没有的，取名为《宋藏遗
珍》。这部书由三时学会与上海影
印宋版藏经会共同印刷，共三集十
二函一百二十册，于1935年印成。

在这部书的《叙目》中，有叶恭
绰与范成法师序文各一篇。因为叶
恭绰是极负盛名的大书法家，这篇
序文还由他本人亲笔写就，影印于
卷首。不仅此部，1976年台北新文
丰出版的《宋藏遗珍叙目·金藏目录
校释合刊》上，还重新刊载了他这篇
手写序文。这篇序文，正如文中所
说的“流通中外”那样广为人知，一
点都不夸张，即便今天的一些研究
者们，也还时常引用此文。他们对
这篇序文出于叶恭绰之手，没有半
点怀疑。

前不久，嘉德有一场《叶恭绰

旧藏友朋书札文稿》拍卖，有一标
的为“叶恭绰、李锡纯为影印宋版
藏经致费范九信札及叶氏批校《影
印宋藏遗珍序》”，其中就有《影印
〈宋藏遗珍〉序》原稿一件。此稿一
通三页，所用纸为“影印宋版藏经
会西安办事处用笺”，用颜体蝇头
小楷写就，密密麻麻，五百余字，一
丝不苟，述说《宋藏遗珍》成书的前
后经过与重要意义，娓娓道来，不
徐不疾。落款是三个龙翔凤舞的
行书——叶恭绰，标标准准的叶氏
风格。文中有四处修改，每处改动
数字，所改之字，也出于叶恭绰的
手笔。明眼人一眼看出，此文并不
是叶恭绰所撰，仅是他批校署名而
已。恰好，这个标的中有叶恭绰致
通州费范九一函，所谈正是为《宋
藏遗珍》撰序一事：

《宋藏遗珍》之序，弟曾允诺而
久未下笔，比病后神思苶散，恐一时
尚不能属稿，可否援例乞为捉刀，以
免延误，如承惠许，可胜感戢！

在一旁，他又有一行小字：“不
必甚长，可注意与他藏之比较。”可
见在影印《宋藏遗珍》之初，叶恭绰
曾经答应为之写序，但由于病后精
力不凝，久久不能完稿，便托费范九
请人为之代笔。费范九时任上海影
印宋版藏经会驻会干事，负责一切
日常事务。虽然他文采斐然，擅长
诗文，但此文并不出于他的手笔，他
书学张季直，这件不管怎么看，都不
是他的字。

那么，这篇序文出于谁的手笔
呢？

代笔的不是别人，正是这批宋元
经藏的发现者范成法师。范成法师留
下的墨迹极少，目前仅见一件，是他
1935 年为《如皋汪氏文园绿净园图
咏》的题跋。两相对照，就会发现这件
《影印〈宋藏遗珍〉序》原稿与那件题跋
的书法一模一样。何况所用的“影印
宋版藏经会西安办事处用笺”，正是范
成法师的专用笺纸，因为“影印宋版藏
经会西安办事处”就是他1932年赴西
安为整理拍照《碛砂藏》时所创办的。
再说文中所述，都是他的亲身经历。
如果不是他，还有谁又能知晓得那么
详尽？

其实，这篇《影印〈宋藏遗珍〉序》
一共有三个版本：一是《叶恭绰全集》
中的那篇，录自《佛学半月刊》1935年
第108期，内容与拍卖原稿完全一致；
第二是《宋藏遗珍叙目》中的那个叶恭
绰手写本，他在书写序文时，将一些文
字调整修改，可能是考虑手写体占用
篇幅过大，当时以删除为主，文字略加
改动，但总体变化不大；第三为《宋藏
遗珍叙目》中的文字版，特别在后半
段，叶恭绰对原稿进行了一定幅度的
修改，充分表达了他自己的一些观点，
但不管怎样变动，整体内容还在范成
法师那篇原稿的框架范围之内。如今
将三稿互读，细心体会前贤的思绪流
淌，曲隐通幽，别有一番乐趣。

《影印〈宋藏遗珍〉序》原稿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又鉴于乡贤范成法师的
手迹十分稀有，我也加入了竞价者行
列，最后因力有不逮而止于前一口，终
为豪强者夺去。虽心有不甘，但已尽
己力，说来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凭单枯黄思清廉
□亚平

叶恭绰致费范九信札范成法师为叶恭绰代笔的《影印〈宋藏遗珍〉序》首页


